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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经济、产业、社会和资源四个方面，构建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选取1991 和2008 年为研究截面，对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划分县域发展动态类型，分析其变化特

征，揭示其格局变化的影响机制。依据2008 年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和1991—2008 年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变化，将

湘江流域县域划分为高水平增长、高水平下降、一般水平增长、低水平增长、低水平下降等15 个基本类型。1991

—2008 年，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变化各异，随时间变化，县域发展水平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空间分布趋向

集中。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基础、特色产业以及区域发展政策是影响县域发展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此基

础上，提出湘江流域不同类型县域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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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县域发展的步伐是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着力点[1]。综合评价县

域发展水平，分析其影响机制，对制定县域发展政策、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成为统筹城乡以及构建和谐社

会中的研究热点[2- 3]。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多采用单一指标[2- 6]或构建综合指标体系[6- 9]，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

锡尔指数、因子分析等方法[6- 10]，并结合GIS、GEODA 等技术手段[2- 7，9- 10]，对县域发展水平差异、时空特征及动态演化的研究[2- 10]。

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差异[11- 15]进行过研究，但多基于某一年份的截面数据，以静态评价居多，关

注的焦点侧重于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发展等其他要素重视不够，研究尺度以全省或省内欠发达地区居多，而有关湘江流域县

域发展水平的研究成果较少。 

湘江流域作为湖南省乃至我国南方重要的生态走廊和经济带之一，其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对湘江经济带构建、长株潭城市

群发展以及湖南省综合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经济、产业、社会和资源禀赋四个方面，选取16 个单项指标，

构建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综合评价县域发展水平及特征，划分其动态演变类型，揭示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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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变化的主要影响机制，提出提升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湘江是长江的七大支流之一，发源于广西灵川县海洋山，经兴安、全州进入湖南东安县，由南向北再经永州、祁阳、衡阳、

株洲、湘潭、长沙至湘阴的濠河口注入洞庭湖，全长844km，流域面积94 660km2，在湖南省境内干流长670km，流域面积85 383km2，

约占湖南全省总面积的40％[16]。综合考虑湘江流域自然地域和行政区划因素，以2008 年湖南省县域行政单元为基础，对其他年

份县级行政单元进行相应的撤并，选取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和永州的6 个地级市所辖全部县级行政区域（不包括市

辖区），以及娄底市的双峰县、涟源市和岳阳市的湘阴县，共计40 个县级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对象。2008 年，湘江流域总人口2 

679.90 万，占湖南省总人口39.15%；实现GDP 3 903.50 亿元，占湖南省国内生产总值35%；财政收入131.14 亿元，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额1 285.50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039.16 亿元，是湖南省乃至我国南方最重要的经济空间单元之一。 

1.2 评价指标体系 

衡量区域发展水平常用的单项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绿色GDP、人均GDP 等，综合指标体系有人文发展指数、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以及刘再兴的9 指标体系、厉以宁的26 项指标体系等[17]。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考虑的要素也不

相同，县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要素包括县域经济实力、经济效益、产业竞争力、基础设施状况、居民生活水平、人口素质、社

会发展和资源禀赋等。遵循科学性、易获取性、可对比性原则，借鉴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6- 9]，结合湘江流域的实际情况，从经

济发展、产业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禀赋四个方面，选取16 个单项指标构建湘江流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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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经济发展指标。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往往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来体现。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县域综合发展水平

高低的重要指示器。基于经济投入和产出效益、经济增长速度，及经济活跃程度，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活力、人

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财政收入、人均零售消费总额5项指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经济增长活力用年度国民经济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表示。 

1.2.2 产业发展指标。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支柱和核心。考虑产业规模、效率、结构及先进性等因素，选取农业现代化程度、

工业化结构比重数、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4 项指标反映。其中农业现代程度指标= 农业机械总动力/ 耕

地面积； 工业结构比重数[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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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社会发展指标。县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要兼顾经济、社会两方面的发展。考虑城市化程度、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

施状况、社会保障等因素，选取城市化水平、农村恩格尔系数、居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万人医院床位5 项指标反映县域社

会发展水平。其中居民生活质量=（职工平均工资/ 全省职工平均工资+ 农民年均纯收入/ 全省农民年均纯收入）/2；人口素质

用每万人中在校中学生人数表示。 

1.2.4 资源禀赋指标。资源禀赋是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禀赋的优劣影响区域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等。

选取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耕地面积反映湘江流域县域资源禀赋状况。 

1.3 评价方法及数据来源 

采用综合评价法，即通过计算县域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确定其发展水平的高低，综合发展水平值越大表明区域发展水平越高，

反之，亦反。运用熵值法，根据熵值大小，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计算出指标的权重（表1）；然后，逐项计算各分项指标

的值；最后，计算县域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表2）。其计算公式和过程如下[18]： 

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量纲存在较大差异，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为：：正向指标计算

方法Xij'=（Xij-minXij ）（maxXijminXij）；负向指标计算法Xij'=（maxXij-Xij ）（maxXijminXij）。 

 

式中：Xij 表示原始数据矩阵；m 表示研究区域数40；n 为指标数；maxXij 和minXij 表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选取1991、2008 年为研究截面，文章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1992 和2009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县域土地面积数据来源于

湖南省统计信息网（http://www.hn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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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根据熵值法计算的步骤，分别对湘江流域40个县级行政单元，1991 和2008 年16 个单项指标的640 个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计算出相应值。表1 为16 项指标1991 和2008 年的指标权重，从指标权重的排序看，1991 和2008 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均排第一位，分别为0.136、0.154，这说明政府投资、政府政策倾向是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格局变化的主要影响因

素。指标权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经济增长活力，从1991 年0.073 下降至2008 年0.008，这说明湘江流域县域经济活跃度不够，

对县域发展水平影响较小。除上述两个指标之外，与1991 年相比较，200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零售消

费额、工业化结构比重数、居民生活质量、人均粮食量和人均耕地面积的指标权重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而农业现代化程度、

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农村恩格尔系数、人口素质、万人医院床位指标权重都有不同幅

度的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和资源禀赋是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格局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农业、第三产业以及

社会发展对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格局变化的贡献不大。 

2.1 县域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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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一定的标准，将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五种类型。依据1991—

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排名位次的变化划分为增长型、缓增型、平稳型、缓降型和下降型5 种类型（排名位次不变为平稳型，以

平稳型为基础变化幅度升降三名的为缓升型、缓降型，变化幅度在三名以上为增长型、下降型）（表3）。 

 

高水平县域包括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和韶山市，集中分布在长沙和湘潭两市，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为增长型，三

县（市）临近长沙市中心，区位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投资环境良好，县域发展水平增长较快。韶山市为缓降型，韶山市产业

结构中以旅游业为主导，但工业及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 

较高水平县域包括浏阳市、湘潭县、攸县、湘阴县、资兴市、湘乡市和醴陵市，除湘阴县和资兴市之外，均分布于长株潭

地区，优越的内外部环境、良好的发展机遇、特色突出的优势产业、丰富的资源禀赋是其县域发展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浏阳

市、湘潭县属于增长型，浏阳市通过积极承接长沙市区人口、产业转移及培育特色产业（如鞭炮产业等），获得快速发展；湘

潭县则抓住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良好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县域发展水平提升迅速。

资兴市、湘乡市、醴陵市属于下降型，传统产业效益下降，资源枯竭，产业转型困难，新兴产业发展滞后，是上述县域发展水

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般水平中，株洲县、茶陵县、衡南县属于增长型，耒阳市、祁阳县、宜章县属于缓增型，这些县域发展得益于长株潭“3+5”

城市群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投资环境，如株洲县通过推行“工业主导，园区兴工，项目拉动”发展战略，

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调整工业结构，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县域综合实力提高迅速。涟源市属于平稳型，

涟源市以煤炭、冶金和机械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技术水平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但由于其相对较好的发展基础，

使得县域发展水平较为稳定。 

较低水平的县域包括东安县、嘉禾县、衡阳县、衡山县等18 个县（市），几乎占了湘江流域县级行政单元数量的一半，集

中分布在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低水平县域包括安仁县、桂东县、双峰县，其中安仁县属于缓降型，桂东县、双峰县属于下降

型。远离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基础薄弱、区位条件劣势、特色产业不突出、招商引资困难，以及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

业优势是上述县域发展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2.2 随时间变化，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变化各异 

近20 年来，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有升有降，变化各异（图1）。1991—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提升幅度较大依次为长沙

县、望城县、宁乡县、浏阳市、蓝山县等。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和浏阳市充分利用区位条件、资源以及政策优势，积极招

商引资、吸纳人才，培育特色产业，接轨长沙市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如宁乡县抓住“融城”机遇，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

施等与长沙市区对接，积极招商引资，五年经济总量增长2 倍，县域发展水平增长迅速。蓝山县则借助于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契

机，抢抓湖南省建设“新蓝宁道”加工贸易走廊的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工业及旅游等产业，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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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县域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 

 

1991—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降幅较大的是资兴市、醴陵市、桂东县、江永县、衡东县等。资兴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社会经济脆弱性强，近年由于资源枯竭，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突出，加之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

问题，发展缓慢。醴陵市则受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如欧盟对陶瓷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新兴竞争对手地崛起

（浏阳等地鞭炮烟花产业的迅速崛起），醴陵市支柱产业陶瓷、鞭炮烟花工业效益下滑较快，区域发展水平下降较快。而桂东

县、江永县、衡东县则受区位条件的影响，招商引资困难，特色产业不突出，县域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下滑。 

2.3 县域发展水平差异不断扩大，空间分布趋向集中 

运用标准差和变差系数，测度县域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标准差由1991 年0.094，上升

至2008 年0.126，表明县域发展水平之间绝对差异不断扩大。1991 年县域发展水平排名首位的资兴市县域发展水平综合值为

0.624，与排名最后一位宁远县0.157，相差0.467；而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排名首位的长沙县县域发展水平综合值为0.816，与

排名最后一位的桂东县0.107 相差0.709，差距不断加大。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变差系数由1991 年0.318 上升至2008 年

0.416，表明县域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对差异也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1991 年县域发展水平排名首位的资兴市县域发展水平综合

值0.624，是排名最后一位宁远县0.157 的4 倍左右；而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排名首位长沙县县域发展水平综合值0.816，则是

排名最后一位桂东县0.107 的7.6 倍左右，差距不断扩大。 

1991 和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的洛伦兹曲线（图2）表明，2008 年曲线比1991 年曲线更凸出，说明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

比1991 年空间更加集中。2008 年，有31 个县级空间发展水平值集中在0.2与0.4 之间。从2008 年县域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看，

高水平县域除韶山市之外，全部集中于长沙市，较高水平县域几乎全分布在长株潭地区。长株潭地区社会经济发达、工业基础

好，以及优越的区位条件、投资环境、政策支持，尤其是近年来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为县域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推动该区域

县域综合竞争力地快速提高。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县域几乎全部集中分布在湘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薄弱的工业基础、区位条件

的劣势、招商引资困难，以及特色产业的缺乏导致其县域发展水平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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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县域发展水平的对策 

提高县域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关键着力点。由于湘江流域

各县级区域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提高县级区域发展水平的对策也应有所区别。 

长沙、株洲和湘潭市区周边县域主要采取以下政策：①积极承接中心市区人口、产业转移。以工业园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等为着力点，加快城市配套设施、交通网络建设，通过便捷的交通、优良的生态环境、较低的生活成本以及各种优惠政策，承

接中心城区人口、产业转移。②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效益。树立科技兴县的指导思想，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企业效益。③发展优势产业，培育产业集群。抓住长株潭两型社会和湖

南省新型工业化建设机遇，结合县情，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优势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如加快培育长沙县的电子信息

技术产业、制造技术业、食品饮料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宁乡县的机电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服饰产业、

造纸产业、房地产、现代农业产业等；浏阳市的花炮产业等，促进产业集聚。 

湘江流域中上游的县域宜制定以下对策：①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依据县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培

育特色产业。如充分利用这些县（市）农产品丰富的优势，延长农业产业化链条，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现

代化。江永县以“江永五香”（香柚、香芋、香姜、香米、香菇）为基础，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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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衡阳、郴州和永州部分县（市）充分利用与珠三角邻近、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等优势，

改善、优化投资环境，积极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促进县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如近年来蓝山县以毛织加工为主的“三

来一补”企业蓬勃发展。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交通、信息建设为突破口，增加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改善落后区域

与社会经济发达地区的区际联系，促进生产要素的扩散、转移。 

区域差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区域差异过大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制定适宜的政策、措施将区

域差异调控在一定范围内。鉴于湘江流域县级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差距日益扩大的实际情况，各级政府今后应加大对落后

区域政策、资金的支持力度，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湘江流域县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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